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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 龙（连载四）

赵树发

汀 溪 乐 府 是 汊 河 老 街 一 处
院落。

宰馆长邀几位作家小聚，就
在汀溪乐府。天空下着小雨，空
气清新得有点儿甜。老街静卧高
邮湖畔，如一方年代久远的歙砚。

一个年轻又帅气的男人健步
向我们走来。他上身穿一件花格
子衬衫，下身穿蓝色西裤，足蹬
棕色皮鞋，头发乌黑浓密，皮肤
白净，双目洋溢着智慧的光芒，
一看就是精气神很足的一个人。

他就是市文化馆宰馆长，原
先是省级示范高中的音乐老师，
他写歌、作曲、唱歌、当导演，
样样在行。有人喊他才子，有人
称他大师，他听完慌忙作揖道：
不敢当。他在高大的贞节牌坊下
与我们一一握手，之后热情地将
我们让进他租住的汀溪乐府。

跨进院门，我抬头一看，石
制门头上镌刻着隶书“汀溪乐
府”四个大字。我问宰馆长，此
处院落为何起名汀溪乐府？

他笑曰，汊河老街又名马汊
河老街、汀溪小镇。汊河又名马
汊河，这跟骆宾王有关。相传，
七岁作 《咏鹅》 诗、为李敬业起
草 《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 而震
动朝野、起义失败的骆宾王，逃
亡途中经过汊河，他骑的马不慎
陷入汊河的河汊之中，故此汊河
又名马汊河。为了纪念骆宾王，
老街建有骆宾王祠。

院中，银杏树高大挺拔，枝
繁叶茂，彩色丝带数不胜数。祠
内，供骆宾王像，四季香火不
绝。祠外，龙王井，井水甘洌。
祠前，方塘中，有荷有菱，有鱼
虾有鹅鸭。岸边，杂树丛生，野
花怒放，翠竹成林，菜蔬满园。
祠西，农庄饭店，生意兴隆。祠
东，隔一条马路是北胜寺。

北胜寺原名斗坛，是当地渔
民出湖打渔祈福求平安的处所。
北胜寺比骆宾王祠大很多。北胜
寺往东是农田和湖滩。湖滩再往
东就是阔大的高邮湖了。

如今，湖滩边安装了不少风
力发电机组，它们高高地矗立
着，沿湖滩蜿蜒成独特的风景。

我又问，汊河老街为什么又
称汀溪小镇呢？

宰馆长继续笑曰，汀是指水
边浅滩或小洲，溪是指小河沟，
汊河原来是高邮湖边重要的水陆
码头，船只众多，贸易繁荣，商
贾往来不绝，日久便自然形成了
一个繁华的小集镇。当地文人见
此，便雅称其为汀溪小镇。街西
的古河道和老码头保存至今，它
们见证了汊河村的历史变迁。乐

府本指古代音乐官署，之所以将
这处院落取名汀溪乐府，就是想
告诉大家，这里是汊河村音乐创
作基地。

汀溪乐府别有洞天。院中一
栋两层青砖小楼，楼顶人字形，小
瓦覆盖。小瓦发白，墙体也发白。

宰馆长告诉我们，这栋小楼
可不简单，它曾经做过新四军交
通站。

我一下子想到老电影里的镜头。
上楼。二楼中间厅堂放着一

张暗红色的椭圆形实木茶桌。
宰馆长坐到茶桌边给我们泡

茶，我们与他相对而坐。
他边泡茶边跟我们聊天。他

说，这茶叶是明前黄山毛峰，朋
友每年都会给他寄一些。他朋友
住在屯溪老街，懂茶，爱茶。

他还告诉我们，他与这位朋
友是因为音乐而结缘的，他们都
是省音协会员，性格合得来，相
处得很好。他也会给朋友寄一些
高邮湖大闸蟹和龙岗鸡头米。茶
是好茶，一口清心。

喝完茶，宰馆长引我们到二
楼西边的一间屋子，里面放着一
架钢琴。宰馆长坐到钢琴前，为我
们弹奏钢琴曲《罗密欧与朱丽叶》

《致爱丽丝》《安妮的仙境》。懂的，
不懂的，都说好听。请他再弹几
曲，他也不推辞，又给我们弹奏钢
琴曲《菊次郎的夏天》《梁祝》。

余音绕梁，大家沉浸其中，
不能自拔。宰馆长说，他希望把
汀溪乐府打造成音乐人的创作基
地、音乐家的雅集之所。

宰馆长说话舒缓动听，代入感
特别强。他说，你们想啊，一群志
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聊天、弹琴，
高兴了就在乐曲声中喝茶，累了就
枕着湖水安眠，烦了到湖边走走，
想家了抬头看看汊河上空南来北
往的燕雀，多好啊！

我问他，汀溪乐府能不能让
我们写作的也凑凑热闹？

宰馆长笑着说，热烈欢迎！
文学、音乐、美术、舞蹈都是相
通的，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听了他的话，我们深以为然。
宰馆长又引导我们看墙上的一

幅字，让我们猜这幅字是谁写的。
大家的说法五花八门。
宰馆长最后揭秘，这是三个

人合作写的。在这幅书法作品
中，一个人写大字，一个人落
款，一个人用印。三个人各有擅
长，强强联手，相得益彰。

宰馆长说到这里，我似乎明白
了他的意思。他是想告诉我们，艺
术应该创新，不能固步自封。

最后，我们站在二楼露天阳
台上欣赏楼外景致。放眼望去，
老街静卧细雨之中，高大的贞节
牌坊宣示着传统理念，玩珠亭悄
然伫立给古老的传说以安生之
地，外婆人家的亲切温馨让我们
记忆里的情愫涌上心头，骆宾王
祠香火袅袅，缅怀逝去的初唐四
杰风骨，北胜寺晚钟声声给白昼
画一个心安的句号，高邮湖开阔
迷蒙如诗如画，湖边垂柳依依深
情款款，湖堤蜿蜒曲折伸向远
方，户外农田丰收在望，辛勤的
果实即将成熟。

下楼，我们回到院子里。院
分两进。小楼所在的院子为第一
进，南边厨房和餐厅所在的院子
为第二进。宰馆长告诉我们，这
里原是两户人家，他们租住下来
后，将围墙打通了，就成了现在
两进的房子。

站在第一进院子里张望，大
家围着院子东南角的一株芭蕉啧
啧赞叹。芭蕉高两三米，主干如
宝塔笔直，叶片像蒲扇铺展。蕉
叶碧绿饱满，由下往上，层层堆
叠，展示着植物大气磅礴的生命
力。这些宽大的叶片承接阳光雨
露，承接狂风雷电，也承接天地
人间赐予它们的一切。

此时此刻，小雨淅沥不断，
芭蕉叶承接着轻手轻脚的雨丝。

“你们看，这瓦房烟囱上升起的炊
烟在微雨中淡墨若无的样子太美
了！”站在汀溪乐府第二进院子
里，望着厨房顶上烟囱冒出的缕
缕炊烟，我们俨然成了美的发现
者和宣传者。

因为天上下着微雨，也因为旁
边高邮湖的水汽氤氲，那炊烟升得
并不直，也不高，缥缈如轻纱笼罩
着的梦，悠远如意境恬淡的中国山
水画。厨房里的菜香飘出来了，餐
厅的灯火明亮又温暖。在宰馆长
的主持下，我们围坐一桌，边吃边
聊。不知不觉，本不擅饮的我，喝
了不少家乡的酒。

酒足饭饱，宰馆长送我们上
车。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临上
车前，宰馆长给我们演唱了金集
民歌《鲜花调》。

演唱之前，他告诉我们，最
早演唱 《鲜花调》 的是金集镇草
庙山下分水队的娄丽红老人，她
演唱的 《鲜花调》 获得了省里的
大奖。

接着，他就放声歌唱了起来：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
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奴有心采一
朵戴，又怕来年不发芽……”他越
唱声音越大，嘹亮而动听的歌声响
彻老街。

古渡口

铁锚沉入水底
河道龟裂，刻满甲骨文
星光下，摆渡者数着年轮

他等待的岂止是通天河
饱经沧桑的渡口
在希冀与绝望中反复纠缠
夜风指给我看，其眼波
沉淀了一卷厚重的残谱

白鹭突然降落。缆桩的碑文上
文字如蝌蚪微微颤动
而摆渡者却凫水在河流中
拯救溺水的月亮

檐下的燕巢

谁在晨昏线里占着屋檐
用喙叩打我的失眠
这些穿黑衣的小亲戚啊
把乞讨唱成歌谣
我假装熟睡。它们就
用翅膀拍打我的愧疚
一下，又一下

有时小燕子很安静
仿佛在练习秘传的腹语

“回到合欢树下吧”
那里有更甜的阴影
透过暮色，它们
每一个动作都在我视网膜上
长出绒毛。那一刻
我多像被认领的孤儿

现在，几个绒球
在巢边试探气流
我数着：一个，两个……
突然想起四十多年前
我也这样数过，母亲挑水的扁担
从暮色里，浮出来的次数

花语

白蜡烛在镜中燃烧
跳跃的火花落满书桌

窗外，榉树如身披黑袍的园丁
修剪着花的阴影
且不断自语：每片花瓣都是
通往地下的门

透过烛光，猛然发现
我的前世是一把生锈的锁
卡在雨季的门轴里
海棠与杜鹃轮流撬动
却怎么也打不开

雨水在瓦片上填词谱曲
我细心收集亮晶晶的音符
将它们制成眼角的日历
风暴来袭，初生的花瓣与枝叶
最先被折断，它们绝望地
举着空酒杯，向暴雨求和

暗处的根系互换情报，商讨
如何规避烈日下的审判
但最大的悲剧是：我站在
道德的制高点上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影子
慢慢开成一朵罂粟

春日回乡

每落一朵花，梨树
便老了一岁。斑鸠的叫声
卡在小河的拐弯处
始终未能唤醒睡莲下的鱼儿

母亲留下的陶罐
盛满隔年的雨水
我俯身时，看见自己的脸
碎成刺眼的光斑

蜜蜂的嗡鸣里，藏着
我的乳名，只要呼唤一声
村庄就会褪色
只有晒衣绳上的旧布衫
越晒越重

暮色漫过堤岸
我在萤火虫洒下的星光里
数着辛酸与甜蜜
每数一次，便有一粒流星
划过夜空，熄灭在
老屋后面的鱼塘里

乌鸦飞过葡萄园

乌鸦飞过葡萄园
黑色礼服沾满去年的汁液
它们飞来飞去
怎么也擦不亮庄园的天空

葡萄藤纠缠交错
在木架上练习绞刑
鲜嫩的果皮，被阳光勒出
一道道紫痕

坐在葡萄架下的阴影里
我数着乌鸦的叫声
一粒，两粒，三粒……
渐渐变成
白昼药箱里的黑色药片

葡萄已经成熟，乌鸦
猛吸一口酸甜味的空气
展翅高飞，带走了藤蔓
日渐枯萎的病历

万龙和魏殿俊再次相约在小红楼
戏园。魏殿俊透露说，川中少佐因为

“剿匪”不利被撤职了，接替川中的
是渡边少佐。这个人极其阴险，笑里
藏刀，不好接触。

万龙问：“你没事吧？”
魏殿俊说：“高田已经怀疑内部

有人泄露了秘密，不过他们的注意力
没在警察署，在保安团那边。”

万龙说：“那就好。”
魏殿俊提醒万龙：“你也得收敛

一下，我听说有家亲日商号的老板跟
川中提过你。”

万龙说：“那没事，川中不是被
撤职了吗。”

魏殿俊说：“川中的职务是撤
了，但是他被调进了特高课。”

万龙一听，马上警觉起来。
几天后，永泰福绸缎庄举办开业

三周年庆典。老板王永泰请来了很多
营川政商界的大佬，有珍宝堂中药铺
的大掌柜卜庆方、泰顺祥茶馆的老板
万龙、世纪兴商号的少东家孙大胜等
等，作为老朋友，川中和魏殿俊也被
请到了现场。王永泰还把小红楼戏
园的戏班请来助兴。一阵鞭炮声过
后，王永泰上台致辞：“承蒙各位的
关照，我永泰福才能有今天的兴盛
和发达，可以说，我永泰福是芝麻
开花——节节高……”

王永泰刚说到“节节高”，突然传
来“二踢脚”发出的“叮——当”的响
声，紧接着传来了爆炸声。顺着声音望
去，永泰福绸缎庄的库房燃起了熊熊大
火。慌乱之际，一个蒙面人突然出现，

“嗖嗖”两刀，川中和王永泰当场毙
命，两人均被一刀封喉，整个过程就是
一瞬间的事儿。随后，蒙面人神不知鬼
不觉地不见了踪影。清理现场时，再次
发现了写有“蛟龙”的纸条。

高田意识到“蛟龙”像幽魂一样
来无影去无踪，难以捕捉。他认为当
务之急是挖出内奸。高田找来渡边少
佐，两人一番密谈，渡边坚定地认
为，魏殿俊的嫌疑最大。渡边说：

“我梳理了这两年让皇军蒙受损失的
几次事件，我发现每次行动部署魏殿
俊都在场；我又查了他的身份信息，
发现他以前是张学良的部下。”

“有没有具体的证据呢？”高田问。
渡边说：“目前还没有。但我们

可以设一个圈套，让他自己往里钻。”
高田点点头。
渡边接着说：“这次往奉天运送三

千个壮丁的事，照例开个军事会议，把
行车时间和路线布置下去，让魏殿俊也
参加，如果他真是内奸，一定会把消息
传递出去，到时候我们设下埋伏……这
样的话，既能挖出内奸，又能围歼老北
风残部，一箭双雕。”抓三千个壮丁也

是渡边出的主意，他以为老北风的队伍
被打残了，眼下急需补充兵力，他们抓
走三千个壮丁，等于是断了老北风的兵
源，这叫釜底抽薪。

代管老北风队伍的千山虎接到海
城的老百姓送来的一封请愿书，说鬼
子抓了他们三千个壮丁，准备拉到奉
天去修要塞，恳请老北风营救。几乎
同时，万龙接到了魏殿俊的密报，说
运送三千个壮丁的“特别专列”将在
沙岭站停车加水。万龙考虑到沙岭火
车站目标太大，一旦打起来不容易脱
身，就指示千山虎等专列开出沙岭站
再动手，炸毁铁轨，逼停火车。万龙
自己都没想到，他的这个决定避免了
一场灭顶之灾。其实渡边早就把沙岭
站包围起来，只等老北风自投罗网。
火车开进沙岭站就停了下来，而千山
虎他们则在沙岭站前方三公里处设
伏，只等专列的到来。双方都在焦急
地等待，一等就是两个时辰。

此刻，已是夜深人静。营川城内
的万龙也在等待，等了两个时辰，也
没等来沙岭方向传来爆炸声。就在这
时，费茹云突然现身，说东北军传来
消息，日本人已经开始调查魏殿俊
了。万龙一拍大腿，说：“坏了，魏
殿俊肯定是暴露了！刚刚我还琢磨
呢，宪兵司令部的军事会议，跟魏殿
俊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为什么让他参

加，一定是日本人做的局。”
费茹云问：“你说什么呢？我没

听明白。”
万龙说：“来不及解释了，咱俩

分头行动，你想尽一切办法通知魏殿
俊转移，我得马上赶往沙岭，制止千
山虎他们的行动。”

万龙从附近的大车店租了一匹快
马，往沙岭方向飞奔。在路上，万龙
已经想好了一条计策，既能粉碎敌人
的阴谋，又能打日本人一个措手不
及。不到一个时辰，万龙赶到了埋伏
地点。千山虎一见万龙，马上就打起
了精神。

“万龙哥，不知道什么原因，火
车停在沙岭站就不动了。”千山虎焦
急地说。

“情报有误，这是一个圈套。鬼
子的大队人马都埋伏在沙岭站。”

“那我们怎么办？”

“趁着城内空虚，马上集合队
伍，全员出动，攻打海城。”

千山虎迅速集合好了队伍。
万龙说：“鬼子等了一宿也没

等到我们，估计不会再等了。天亮
前，火车就会离开沙岭站，或者返回
海城，或者开往奉天。咱们留下几个
人，除了这个地方，在回程的铁轨上
也埋设地雷，地雷爆炸就是我们攻城
的信号。”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隐蔽在海
城城外的义勇军终于等到了沙岭方向
传来的爆炸声。万龙和千山虎各带领
一支队伍从两个方向迅速攻进了海
城。不到半个小时，战斗就结束了。
万龙对被解救出来的三千个壮丁说：

“弟兄们，我们是老北风的队伍，现
在你们自由了，愿意跟我们一起打鬼
子的留下，不愿意的就各自逃命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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